
前 言

一支生活在多民族地区的汉族民系。

它有一部漫长、艰辛的迁徙史。

在广西，除了四个县以外，都有客家人分布，人口总计 560 万。

它坚守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并在生产和生活中得到发展。

它和周邻居民经历了相聚、相斗、相亲并相互认同的三部曲。

在近代中国反帝．反封斗争和文化、科技的发展上，它作出了不凡的贡献。

广西客家——一个仍待深入探讨的课题。

关于客家的研究，已经开展了 100 多年，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十分可观。但是，在

作为客家大省（区）之一的广西，至今仍没有一部关于广西客家的综述性的著作，即使研

究的论文或涉及部分地区的论著，也是聊聊可数。与兄弟省区相比，差距甚大。因此，从

总体上说，对广西客家的研究，仍旧处于探索阶段。

广西是多民族聚居的省（区）。它山多田少，地形复杂。在历史上，经济、文化都比

较落后。因此，迁入广西的客家人，和生活在其他省区的客家人有所不同。他们面临的生

活环境以及与周邻居民的关系都比较复杂，要想站稳脚跟，得到发展，也特别艰难。研究

不多和情况复杂，既是研究广西客家的难点，又可为我们提供广阔的探索空间，发现新的

问题，从而取得新的认识，避免研究工作走入陈陈相因的老路。这又是它的有利方面。

我是客家人，对客家的问题素来就有兴趣。记得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我先是到柳州

地区的柳城、雒容参加土地改革工作，而后为了教学和研究的需要，我经常下乡搞社会调

查。那时候，政治运动频繁，上山下乡的机会也多，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当时的“中心工

作”是什么，即使在身处逆境的时候，每到一地，或者遇到可以请教的人，无论男女老少，

工人、农民、干部或学者，我都不忘向他们请教有关客家的问题。尽管如此，距离对广西

客家进行全面的研究，仍有很大的差距。

1990 年，广西教育出版社约我写一部广西客家研究的专稿，并且签订了合同。我在原

有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摸索了两年，仍感头绪茫然，难以下笔。真该感谢广西教育出

版社的郑妙昌、江淳和谢纪智等同志，他们一再表示：“不要着急，你认为满意了再交稿，

我们负责出版。”有了这种可贵的学术宽容，使我有时间、有勇气把这项工作进行下去。

2004 年，广西师范大学客家研究所成立。在王建周所长和余鑫晖、熊守清、彭会资等教授

的鼓励与帮助下，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稿，并且决定收入研究所的“客家区域文化”丛书出

版。

《广西客家》共有八章。第一章《客家与客家问题研究》，是为参加 1991 年在桂林召

开的客家国际学术研讨会写的。会后经过修订，改为《客家与客家研究的几个问题》，发



表在嘉应大学《客家研究辑刊》（内部刊物）1996 年第二辑上。后应《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交流和吸纳，并因此在语言、习

俗乃至族属上的相互变易等问题，在本书的第七章作了探讨。

客家人的重教传统和爱国精神，使他们在近代反帝斗争和民主革命中作出了重要的贡

献，而且涌现了不少对国家和社会进步颇有建树的人物。对此，本书第八章作了简要的介

绍。

客家方言是个重要问题。但论者已多，而且在我们计划编写出版的“客家研究”丛书

中，有《广西客家方言研究》专题，所以我就不重复了。

广西是客家分布的大省（区）之一。由于历史传统的影响和地区实际的制约，广西客

家和其他省区的客家既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又有自己的某些特点，个中关系也至为复杂，

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交往的频繁，情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需要探讨的问题很多。但是，

可供参考的资料有限。因此，研究的难度也十分明显。我写《广西客家》的主要依据，一

是直接或间接的社会调查，二是查阅各类文献资料。前者有我自幼在客家地区生活的亲历、

亲见、亲闻，以及 50 多年来在广西 60 多个市、县的调查采访，同时得到各地朋友们的热

情指导与帮助。但是，调查采访的空缺与不周之处仍然存在。后者主要参考有限的地方志

书、私家谱牒、文史资料、官方文书、各种碑刻以及学界的研究成果。同时，尽力之所及，

对掌握的资料进行辨析，力求接近真实。

经过 14 年断断续续的工作，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虽然写出了这部书稿，但我的心仍

然忐忑不安。在此，我诚恳地向朋友们提出请求，如果发现问题，不论巨细，都请不吝给

我指出，待有机会时再作补充和改正，我当感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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